
論王安石的佛寺書寫

鄧凱柔

摘要

   王安石晚年歸隱金陵，研讀佛經，造訪佛寺，王安
石的詩中「蘭若」一詞，實際上有「蘭若生春夏」這種
源自於楚辭的芳草植物意義，又兼有「阿蘭若」這種梵
音翻譯的佛寺意義，故這兩種意義在王安石詩中一而
二，二而一的結合在一起，使王安石的佛寺書寫帶有蘭
若芬芳的氛圍。王安石的佛寺書寫呈現了詩人心中對理
想境界的嚮往。佛寺空間的意義對詩人而言不僅是造訪
居住的地方，它進而與詩人心靈的修行過程產生連結，
起了協助詩人通往證悟境界之作用，換句話說，佛寺成
為王安石自我完成、自我實現的心靈空間。王安石在書
寫佛寺的過程中，即是一種對自我心靈的檢視和覺察，
從中昇華到覺悟的境界。首先，本文將探討王安石詩中
佛寺書寫的詞旨建構，深入分析「蘭若」書寫；接著，
將探討佛寺書寫對王安石的意義，從中對王安石的的生
命境界作出解讀。本文冀望補足前人研究之空白處，同
時為王安石詩歌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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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學界討論王安石詩，大多研究詩人作詩的藝術技巧、

詩歌形式題材，或是比較早晚期詩作的風格轉變，特別是詩

人晚年的心境和詩風。〈王安石晚期絕句的意象特色〉  1 則

是從詩歌意象研究的角度切入，指出詩人晚期絕句以「水」、

「雲」、「山」自然意象為主。作者點出古人與地理環境的

特殊關係，認為詩中的水、雲、山意象均含有自由自在、時

有時無的涵義，這類自然意象的文學傳統蘊含佛道「空」、

「無」的涵義，而王安石大多時候使用這類意象，說明了詩

人內心深處所追求的是一種「閒澹」境界。許多前人研究和

這篇作者一樣，指出王安石嚮往的是「閒澹」境界，但是甚

少前人論及詩人所追求的「閒澹」究竟是什麼樣的境界，而

這種境界又是如何在詩中得以呈現？

       近年來有學者開始從佛教思維角度切入，論王安石詩歌

的佛緣禪趣，從中討論詩中的禪意主旨為何，探討詩人儒佛

調和的思想。如〈論王安石晚年禪境詩的特點〉 2 一文，作

者將詩人晚年詩歌的內容題材分為三大類：一為禪寺造訪詩、

二為山水禪意詩、三為心境開悟詩。故且不論作者對詩人晚

年詩歌的題材分類是否恰當，但作者點出了佛寺對詩人晚期

生命的重要性。王安石退隱江寧後常造訪佛寺、作訪寺之詩，

佛寺進而成為詩人生命中的理想處所，讓詩人得以滌除煩惱、

修養身心，惟前人研究並沒進一步探討佛寺書寫究竟在詩人

1 趙建梅：〈王安石晚期絕句的意象特色〉，《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1996 年 6 月。
2 劉洋：〈論王安石晚年禪境詩的特點〉，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84 期，2013 年。



的晚期生命中產生什麼樣的意義？詩人為何如此積極造訪佛

寺、參研佛理？晚年的詩作中何以出現大量的佛寺書寫？ 

       王安石年少積極參政，為國為民，晚年退出政壇，歸隱

金陵，一心向佛，研讀佛經之外，也經常造訪佛寺，因此有

關佛寺書寫的詩歌是佔有一定數量的。前人研究雖然都提出

詩人晚年內心嚮往某種理想境界，卻沒有進而探討其理想

境界為何，而這樣的理想境界又是透過何種面貌在詩歌中呈

現？本文主要探討王安石詩中有關佛寺書寫的建構，進而探

究詩人內心所嚮往的理想境界。本文以王安石詩中的佛寺書

寫作為研究對象，從探討詩中「蘭若」一詞的意象建構，再

探究佛寺書寫的思想主旨和意象內容。接著，將探究詩人內

心所嚮往的理想境界，討論詩人又是如何解決理想與現實之

中的衝突和矛盾，從中指出詩中所建構的佛寺空間對詩人生

命的重要性。本文期望補足前人研究的空白之處，同時冀望

為王安石詩歌研究提供新思路。

二、佛寺書寫的詞旨建構

（一）「蘭若」意象的建構

      「蘭若」在中國文學系統之中，所建構的意象與「香草美

人」的文學傳統有極度密切的關係。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

在《離騷》中大量使用香草、美人的意象 3 ，藉兩者以抒發政

治主張和苦悶之情，展現自身的高潔品格。屈原所開創的香

3《離騷》中的「美人」意象或是比喻成君王、或是自喻，屈原在《離騷》
   大量使用不同種類的香草以豐富「美人」意象。香草因此而發展成獨特
   的意象，一方面指品德人格的高潔，另一方面和惡草相對，暗喻政治的
   權力鬥爭。



草美人傳統，將物質層面的香草（符號，sign）與意義層面的

高潔品德（能指，signifier）相互結合，這對後人的詩歌創作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芬

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李周翰注：「蘭若，香草。」。

陳子昂（西元 661 年至 702 年）在〈感遇三十八首〉一詩中

詠香蘭杜若，以「蘭若生春夏， 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 

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 裊裊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 芳

意竟何成？」，對「蘭若」進行深刻的描寫，前四句讚美蘭

若風采的秀麗，後四句轉而感歎其芳華的零落，藉「蘭若」

以抒發自己年華流逝、政治理想破滅。

     自唐代起，「蘭若」一詞便開始在詩歌中孕育出新一層意

涵。「蘭若」4  即梵語「阿蘭若」、「阿練若」的省稱，意為「寂

淨無苦惱煩亂之處」，5  指適合於出家人修行與居住之僻靜

場所。如杜甫〈謁真諦寺禪師〉一詩：「蘭若山高處，煙霞

嶂幾重。」，又如祖詠（西元 699 年至 746 年）〈題遠公經台〉

一詩：「蘭若無人到，真僧出複稀。苔侵行道席，雲濕坐禪

衣。」，以及孟浩然（西元 689 年或 691 年至 740 年）〈雲門

寺西六七裡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所云：「問法尋蘭

若」，這三首詩的「蘭若」一詞即指「佛寺」。由此可見，「蘭

若」一詞雖然在唐代詩歌中開始呈現「寺院」的意義，但這

4 根據《佛光大辭典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梵語 “arañya”，巴利語“arañña” 
  之音譯。「蘭若」又作阿練茹、阿練若、阿蘭那、阿蘭攘、阿蘭拏。略稱
  蘭若、練若。譯為山林、荒野。指適合於出家人修行與居住之僻靜場所。
  又譯為遠離處、寂靜處、最閑處、 無諍處。即距離聚落一俱盧舍而適於
  修行之空閒處。
5 參考《台語與佛典》，此網站探討漢譯四阿含與巴利五部尼柯耶的教導，
  也介紹古漢譯和台語的關聯，http://yifertw.blogspot. tw/2012/10/blog-
  post_3748.html 。



一層新的意義在唐詩中依然是少數。

      唐詩的「蘭若」意義指向為「香草」，含「香草美人」的

文學傳統涵義，直到宋代，「蘭若」一詞在宋詩中開始有了

新的轉向，其所蘊含的意義開始偏指「佛寺」。如陸游（西

元 1125 年至 1210 年）〈法雲寺〉一詩：「法雲古蘭若，西走

錢塘路。」；釋宗杲〈偈頌一百六十首〉所云：「發啟廣大

真實心，創無佛處阿蘭若。」；又如釋師觀〈偈頌七十六首〉

一詩：「聖因古蘭若，湖邊絕瀟灑。知他幾百年，已屬斯人

也。」，由此可見，除了文人作詩之外，僧人也開始作詩，

而詩中的「蘭若」一詞已化成「佛寺」之意。此一詞彙的意

義重心之所以會從「香草」轉移到「佛寺」的意義，這與「以

俗為雅」的文學背景有密切關係，加上宋代佛教具有世俗化

的傾向，「蘭若」的植物原意逐漸被淡化，新加入的是異文

化佛教的色彩。

王安石的佛寺書寫中用「蘭若」、「阿蘭若」或「阿練若」 6

一詞共有 21 處，〈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之一云：

  澗水橫斜石路深，水源窮處有叢林。

  青鴛幾世開蘭若，黄鶴當年瑞卯金。

  敗壁數峰連粉墨，凉煙一穗起檀沈。

  十年親友半零落，回首舊遊成古今。7 

6「阿蘭若」一詞在王安石詩中共有 3 處，即〈遊土山示蔡天啟秘校〉、〈朱
   朝議移法雲蘭〉與〈與道原遊西莊過寶乗〉詩中。王安石最少用的是「阿
   練若」一詞，這詞在詩中僅有 1 處，即〈題八功德水〉一詩。由此可見，
   王安石最常用來指稱佛寺之詞乃是 「蘭若」。
7 宋 · 王安石：〈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4 年 7 月），頁 601。



重遊草堂次韻三首〉之三云：

  野寺真蘭若，山僧老病多。

  疏鍾挾穀響，悲梵入樵歌。

  水映茅篁竹，雲埋蔦女蘿。

  拂塵書所見，因得擬陰何。8

      古代寺院建於山水之中，故「佛寺」與「山」二者具有深

而密切的聯繫。杜甫在〈謁真諦寺禪師〉所書寫的「蘭若」

是隔著重重煙霞處在「山高處」，王安石詩中的「蘭若」亦

是處於深山叢林，藏在「澗水橫斜」、「石路深」、「水源

窮處」，讓人非得歷經一番努力和艱苦的路程才能尋到「蘭

若」。這樣的佛寺書寫模式說明了「蘭若」難尋，更為「蘭若」

營造一種撲簌迷離的神秘氛圍。「蘭若」為何如此難以尋獲？

詩人何以跋山涉水欲尋「蘭若」？藏於深山的「蘭若」究竟

對詩人有何意義？這將於本文第三節再進行深入討論。

      幽蘭有佳氣，千載閟山阿。不出阿蘭若，豈遭乾闥婆。9

     每當佛寺以「蘭若」、「阿蘭若」或「阿練若」一詞的形

象在詩中出現，詩中總是瀰漫一股芳香氣味，如〈朱朝議移

8 宋 · 王安石：〈重遊草堂次韻三首〉，《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680。
9 宋 · 王安石：〈朱朝議移法雲蘭〉，《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833。
  



法雲蘭〉一首，詩人將佛寺與神的形象作連結，「乾闥婆」10   

在佛教中指的是「香神」、「尋香神」，傳說不食酒肉，唯

以香氣為食。「蘭若」的意象從「香草」跨到「佛寺」，在

某種程度上承傳了「香草」的文學傳統，同時與漢譯佛教術

語相互結合。換句話說，印度佛教為了傳入中國國土，大量

漢字被創造和被選用以翻譯外文，「蘭若」一詞原意為「香

草」，後來成了佛教術語（梵語 “arañya”；巴利語  “arañña”）

的漢譯詞彙，到了宋代則充分展現香草與佛寺的雙重涵義。

王安石在作詩選用「蘭若」相關詞彙書寫佛寺，習慣在詩中

營造香氣，「香氣」進而成為「蘭若」的香草意象與佛寺意

象兩者之間的連接點。

      如此的蘭若書寫，在唐宋詩人中頗多，但唯獨王安石的蘭

若書寫融入「香氣」的感官刺激。可見「蘭若」一詞在王安

石詩中，含有源自於楚辭的芳草植物意義，又兼有「阿蘭若」

這種梵音翻譯的佛寺意義，故這兩種意義在王安石詩中一而

二，二而一的完整融合，使王安石的佛寺書寫帶有蘭若芬芳

的氛圍。

（二）主旨意象的建構

      除了建構具有香味的「蘭若」形象以書寫佛寺之外，王安

石詩中常見的佛寺有定林寺、光宅寺、法雲寺、齊安寺、八

功德水庵、半山寺、定林院昭文齋、草堂寺、清涼寺、清涼

10 根據《佛光大辭典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梵語  “gandharva”，巴利語  
  “gandhabba”，西藏語  “dri-za”。又作健達縛、犍闥婆、彥達婆、乾沓婆、
   乾沓和、巘沓縛。意譯為食香、尋香行、香陰、香神、尋香主。指與緊
   那羅同奉侍帝釋天而司奏雅樂之神。又作尋香神、樂神、執樂天。八部

   眾之一。傳說不食酒肉，唯以香氣 為食。



寺白雲庵、大佛寺、章義寺、祈澤寺、定力院、龍泉寺、證

聖寺、醴泉觀、台城寺、龍華院、退居院、景德寺、淨相寺、

正覺院、落星寺、長干寺、法喜寺、金山寺、棲霞庵、華藏院、

寶乘寺、慧聚寺、靈山寺、山谷寺等 11 。有關佛寺的書寫，

詩人習慣以跳脫「現在」的思維，打破此時的時間和空間局

限，傾向將時間軸線拉長、將空間的鏡頭拉遠，以超越此時

此刻的思維描寫個人的所感所悟。

  齊安孤起宋興前，光宅相仍一水邊。

  蜂分蟻爭今不見，故窠遺垤尚依然。12

  翛然光宅淮之陰，扶輿獨來止中林。

  千秋鐘梵已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

  昔人倨堂有妙理，髙座翳遶天花深。

  紅葵紫莧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1 3

      

      詩人從所見到的事物，如殘留的窩巢、遺存的講經臺，進

而思索和追問，浮華人事經過歲月的淘洗之後剩下的又是什

麼？光宅寺曾是南朝梁武帝故宅，詩人從造訪古老佛寺中感

慨六朝興旺，從中體會世事盛衰的無常。〈與道原自何氏宅

步至景德寺〉一詩則言：「前時偶見花如夢，紅紫紛披競淺深。

今日重來如夢覺，靜無餘馥可追尋。」，詩人從所有事情的

出現（因緣的聚合）與消失（因緣的分散）之中，發現緣生

緣滅乃是世事的普遍現象。。從「紅紫紛披競淺深」到「靜

11 同注 2。
12 宋 · 王安石：〈光宅寺〉，《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7 月），
   頁 695。
13 宋 · 王安石：〈光宅寺二首〉，《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548。



無餘馥可追尋」、「蜂分蟻爭今不見」，詩人體悟到宇宙間

的萬事萬物都是變化無常的，一切的現象都是假有的、暫有

的、幻有的，沒有一樣是永恆實在的。詩人著重於事物本質

的分析透視，從而警惕自我和他人都是生存在幻妄的境界中。

      這種對生命真理的思索和追問，不只是停留在所見所聞的

外在世界，更是內化到詩人所思所想的意識裡，詩人於 1085

年作〈午枕〉一首：「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

窺人鳥喚悠揚夢，隔水山供宛轉愁。」，詩中書寫詩人夢醒

後的所思所感，抒發興廢之愁。如〈書定林院窗〉一首，王

安石在詩中自注與大師同宿，隔日問大師昨夜有何夢，師云

有數夢卻皆忘記。這讓詩人想起列子的黄帝夢遊華胥之國

的寓言，進一步思索此身究竟何從而來？百年之後又復歸何

處？此身如夢，夢時不可言無，夢覺不可言有，智者悟夢，

迷人信夢。詩人與問逺大師於夢中相見，大師還在夢中講解

波羅蜜。「夢」是王安石詩中經常出現的意象，而「夢」的

意義不僅是詩歌的意象，它體現在詩人的生命當中，無論是

有意識或潛意識裡，詩人學會從「夢」中學習、獲得啟發，

進而悟出更深層的生命哲理。王安石書寫佛寺時，習慣將是

非成敗轉頭「空」、世事幻化、人事如夢等「無常」觀念融

入詩中，而「夢」成為詩人作佛寺相關詩歌的主要意象，它

象徵了詩人欲表達的核心主旨——無常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

  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1 4

14 宋 · 王安石：〈夢〉，《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7 月），
   頁 580。



有形的世事變幻如夢，就連無形的個人功德亦如夢，正如《金

剛經》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詩人從世事無常之中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的真相，一切現象的幻現幻有如夢一場，「夢」的意

象不只充斥著佛寺書寫的詩歌中，也貫穿了詩人的生命。《楞

嚴經》卷六云：「淨極光通大，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

猶如夢中事。」夢時何其真，夢覺何其幻，因為明白一切幻

化如夢的道理，詩人晚年所寫的〈夢〉一詩中深具禪理，因

為明理真相，悟透緣生緣滅的無常，自然不受一切幻境的利

誘逼迫，不被外境所束縛的心因此一無所求，進而心寬寂靜，

帶著隨緣順境的心態過生活。詩人欲踏實的修行，就連「功

德」他也不去貪戀、執著。明白佛理是一回事，能否完全做

到是另一回事，我們不禁追問現實生活中的詩人，事實上對

自己的過去往事真的如此放下釋懷嗎？詩人在追求空寂心境

的過程當中，是否遇到某些現實生活的衝突，而詩人又是如

何解決內心的衝突和掙扎？

三、佛寺書寫的意義

（一）現實生活的衝突矛盾

有前人的研究指出，王安石的晚年生活可謂是過著閒雲野鶴

的生活，閒適恬靜，然而事實上，王安石一生因為經歷人生

的不如意，心愛的兒子王雱的忽然死亡、政治改革事業變成

無窮無盡的糾紛等等，難免產生諸多抑鬱情緒，痛苦的心情

自然不可避免。王安石中年為國為民，熙寧九年（西元 1076

年）之後詩人辭宰相位，歸局江寧鐘山，卻仍然心繫政局的



時期，詩中時而流露懷才不遇的感慨，展現歷史上政權的興

衰規律，以及無力施展抱負力求退隱的心情 15  。如〈與舍弟

華藏院此君亭咏竹〉一詩所言：「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

材老更剛」, 詩人內心深處依然希望有機會施展才華、獲得君

王的認可和任用。

  漸老偏諳世上情，已知吾事獨難行。

  脫身負米將求志，肋力求田豈為名。

  高論頗隨衰俗之，壯懷難值故人傾。

  相逢始覺寬愁病，搔首還添白髮生。1 6

      變法一直都是王安石的事業核心，變法未成則成了詩人的

沉重心事，如〈載酒〉一詩：「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

水交流。黄昏獨倚春風立，看却花開觸地愁。」；又如〈重將〉

所言：「花鳥總知春爛熳，人間獨自有傷心」，這些憂愁思

緒在詩人晚年的詩中不停迴盪。〈雜詠〉所云：「勳業無成

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詩中表現出鬱鬱寡歡的複雜

思緒，只因當時變法大業尚有很多事情未完成，情勢和壓力

所逼，罷相讓王安石充滿挫敗感，雖然人歸江寧，卻完全沒

有功遂身退的成就感，反而深感「勳業無成」。如上述〈偶

成二首〉所述，詩人察覺自己漸漸老去，深知大志難成，全

詩充滿英雄失路的感傷與痛徹心扉的悲涼。

15 江珮慧：《王荊公詠史詩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
   究所碩士論文，周益忠先生指導，2005 年）。
16 宋 · 王安石：〈偶成二首〉，《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7 月），頁 791。



      除了抱負遠大的政治理想，詩人實為有情有義的君子，除

了變法未成的心事，另一個讓詩人放不下的就是親人友人的

情感牽絆。王安石的愛子之情深厚，喪失孩子實為詩人生命

最深沉的痛。詩人寫過不少悼亡孩子的詩歌，如〈題雱祠堂〉

一詩：「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

摧。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 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表達了對愛子的哀悼，其悽然傷慟之情，溢於言表。從此，

王安石無心政治，屢屢稱病辭官。又如〈別鄞女〉一詩：「行

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只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

此各西東。」詩人感嘆自己年三十而自覺衰老，在鄞縣任內

生了一女卻不幸夭折，父女倆生死殊途，如今因官滿而即將

離開此處，無緣再探望亡女之墓，內心充滿不忍與憂傷，完

全呈現詩人牴犢情深之痛。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襟不自知。

  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1 7

    〈送和父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是一首晚年詩作，寫

於元豐五年（西元 1082 年）。從熙寧九年（西元 1076 年）罷

相返金陵至是時，王安石已七年未與長女（吳氏女子）相見。

詩人在送弟弟王安禮赴京任尚書左丞時，觸景生情，勾起對

女兒的思念，想起以前送別女兒的時候，也是如此惆悵哀傷，

熱淚盈眶，不捨與離別的景象再次重現，可見詩人對兄弟的

友愛、對女兒的慈愛，盡是如此深情。詩人放不下對親人的

17 宋 · 王安石：〈送和父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王文公文集》（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7 月），頁 644。



情感，在佛法而言，這種情執正是六道生死輪迴的根本。學

佛難以成就，只因放不下分別和執著，而最難放下的執著莫

過於情執。由此可見，王安石雖然晚年隱居山水之間一心向

佛，努力參悟佛學和生命哲理，但對於過去往事和塵世煩惱，

他並未完全放下和釋懷。

      除了政事不成和情感上的牽絆，年老病痛更是折騰詩人晚

年的生命，如〈北窗〉一詩：「病與衰期每強扶，雞壅桔梗

亦時須。空花根蒂難尋摘，夢境煙塵費掃除。耆域藥囊真妄

有，軒轅經匱或元無。北窗枕上春風暖，漫讀毗耶數卷書。」；

又如〈病起〉一首：「稚金敷新涼，老火灺殘濁。桃枝暖淟涊，

散發曦曉捉。煩痾脫然愈，靜若遺身覺。移榻欹獨眠，欣佳

恐難數。」年老和病痛雖然折騰著詩人的晚年生命，詩人卻

化病痛為學佛的動力，為求解脫，詩人研讀佛經，造訪佛寺，

佛寺進而成為詩人晚年沉澱自我、釐清思緒、從覺察自我到

覺悟佛理的修行實踐過程。

（二）內心嚮往的理想境界

       有關王安石的佛寺書寫，從三首王安石遊定林寺的作品，

可以集中體現他對理想境界的嚮往。

 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岩上衾。

 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1 8

18 宋 · 王安石：〈定林〉，《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7
   月），頁 684。



 天女穿林至，嫦娥度隴來。欲歸今晼晚，相值且徘徊。

 誰謂我忘老，如聞蟲造哀。鄰衾亦不寐，共盡白雲杯。1 9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所從來。

 濕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晻靄中，疑有白玉臺。

 是夕清風興，煩雲豁然開。嫦娥攀桂枝，顧景久徘徊。

 杖藜忽髙秋，陳迹與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2 0

     有關對佛寺書寫的詩歌當中，詩人對定林寺的書寫佔最

大的比例，可見定林寺與詩人關係甚是密切。王安石罷相歸

隱金陵後，常騎驢遊玩鐘山，疲倦時便到定林寺休息，他在

寺內建了一個讓自己休息和寫字讀書的文齋，取名為「昭文

齋」。從上述兩首詩可見，定林寺讓人「息煩」、「忘老」，

其「甘」與「曠」能夠化解詩人的「病」與「煩」，平息詩

人的生理與心理之痛苦。由此可見，詩人從造訪佛寺的親身

實踐獲得某種心靈和精神上的昇華，讓詩人從對自我的覺察

到對自性的證悟和覺悟，從「息煩」、「忘老」的狀態達到

更高的「煩雲豁然開」的境界。

  屋繞灣溪竹遶山，溪山却在白雲間。

  臨溪放杖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閒。2 1

     詩人居於定林寺，與定林寺四周的山水鳥花建立一種特殊

的親密關係。詩人用「繞」和「遶」描寫自己「依」大自然

19 宋 · 王安石：〈宿定林示寶覺寶〉，《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684。
20 宋 · 王安石：〈定林示道原〉，《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516。
21 同注 20。



的關係，定林寺四周的景物進而成為詩人審美觀照的主要對

象。由「溪鳥山花共我閒」一句，可見定林寺的居住空間建

構了詩人內在的精神世界，化解詩人的塵世煩惱，「酬」22 

詩人一片閒適之心。透過造訪或居於佛寺，詩人獲得一片清

靜自在的「閒」心。佛寺帶給詩人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解脫，

而詩人在詩中書寫佛寺的過程中，即是一種對自我心靈的檢

視和覺察，進而昇華到覺悟的境界。詩人欲從塵世煩惱中解

脫，無非是想達到一種閒適自在的心境。「閒」一字經常在

詩中出現，如〈贈僧〉一詩：「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

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閒」，問題是在紛

紛擾擾的塵世間，詩人究竟如何才能達到「亦欲心如秋水靜，

應須身似嶺雲閒」的境界？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己。歸來自悔責，分別亦非理。

 今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習，佛法無多子。2 3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

 不知今是夢，道我能畜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

 既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2 4

　　從王安石晚期寫的〈擬寒山捨得〉二十首 25 來看，詩人

22「酬」字取於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一詩：「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
   陰。」，即「報酬」之意。
23 宋 · 王安石：〈擬寒山捨得〉，《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565。
24 同前注。
25 王安石詩中，多有他寫給長女吳氏女子之詩，從中可推知長女時常擔憂
   家中境況，而身為父親的王安石總是給予安慰和開導，希望女兒放心。
   從〈寄吳氏女子〉一首可知，〈擬寒山捨得〉二十首其實是附於〈寄吳
   氏女子〉之末，目的是要使長女明心見性而無所煩憂。



再次以「夢」的意象貫穿「無常」的主題，解釋世事和生死

的無常，萬法皆空，說明人應該放下對錯黑白的分別心，放

下對世事和生死的執著。有著執著，有著分別心，就會一直

陷在痛苦的循環之中，永遠無法解脫。唯有除去執著與分別

心，方能見自性，脫離煩惱，脫離痛苦的枷鎖。可見詩人深

明佛理，懂得執著與分別是讓詩人感受痛苦的原因。〈讀〈維

摩經〉有感〉一詩云：「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

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詩人從生活中無常

的體驗中，將消極的憂愁思緒化成積極的學習放下，努力學

會放下執著與分別，以達到曠達自在的閒適心境。

  幽獨若可厭，真實為可喜。

  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 

  翛然無所為，自得而已矣。26

  周顒 27 宅作阿蘭若，婁約 28 身歸窣堵坡 29 。今日隠侯孫亦老， 

  偶尋陳跡到煙蘿。30

26 宋 · 王安石：〈書八功德水庵〉，《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550。
27 周顒（西元？～ 485 年）字彥倫，南朝齊汝南安城人。生年不詳。早年
   有文才，學問「泛攝百家，而長於佛理」，著有《三宗論》。中年參政，
   為國為民，晚年隱居鐘山西隱舍，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
   一個人獨處山舍。
28 根據《佛祖統紀》卷 38，有名法師姓婁，世稱婁約法師，參考網址：
   http://www.buddhist-canon.com/history/T490350a.htm 。
29「窣堵坡」，梵語  “stupa”，即指「佛塔」。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呾蜜國》：
  「諸窣堵波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唐·黃滔《大唐福州報恩定光
   多寶塔碑記》：「釋之西天謂之窣堵波，中華謂之塔。塔制以層，增其
   敬也。」
30 宋 · 王安石：〈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4 年 7 月），頁 610。



 欲尋阿練若，曳屐出東岡。澗穀芳菲少，春風著野桑。3 1

       唯有放下執著與分別，從無常世事體會蕙帳銅瓶皆夢事，

方能達到「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的自在心境。詩人在

追尋閒適心境的過程中，詩中總是出現對佛寺的書寫。〈與

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一詩前半部敘述周顒與婁約大師的晚

年居住場所，周顒晚年隱居鐘山西隱舍，婁約大師則身歸佛

塔窣堵坡，修行者或許已經達到更高境界，或是為了達到理

想境界，進而歸局在佛寺，佛寺的實質空間進而與個人心靈

的修行過程產生連結。佛寺的空間對詩人而言，是具有洗滌

身心、化解煩惱，協助修行者通往悟道境界之作用。這說明

了為何詩人在追尋閒適心境時會對佛寺進行造訪和書寫，也

說明了為何詩人欲於其一生之中「尋」之。故「蘭若」總是

藏於深山叢林之中，詩人非得跋山涉水，歷經努力和艱苦才

能尋獲，詩人內心對「蘭若」追求的強烈渴望也間接說明了

放下執著與分別並非容易之事。

       換言之，王安石詩中佛寺空間的意義在於成為詩人的精

神歸宿，詩人在佛寺書寫中建構出自己內在的精神世界，詩

中的佛寺實已超出現實「佛寺」的三維空間，進而形成一種

豐富的意象，象徵詩人內心所嚮往的閒適自在的心境，同時

亦成為詩人通往理想心境的關鍵場所。「佛寺」成為王安石

欲自我實現的心靈空間，是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

（Abraham Maslow，1908-1970）所提出「需求層次理論」的

最高層需求，即自我實現和發展的需求。詩人透過造訪或居

31 宋 · 王安石：〈題八功德水〉，《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頁 550。



住佛寺，在書寫佛寺的過程中，從自我覺察到佛理覺悟，從

萬物觀照到自我實現。透過親身造訪佛寺、親手書寫佛寺，

詩人實是在建構內在的精神世界，以達到內心所嚮往的理想

境界。

四、結語

      每回提到王安石，大家聯想到的是其人提出的新法對人民

弊多於利，其實安石的悲劇，是在於他過於激進的主張，以

及極端的將自認為對國家最好的制度付諸實施，在這樣的心

態之下，必得不顧別人的反對，清除異己。安石志在執行自

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他並不任情放縱，也不腐

敗貪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倒像是一位永遠困於雄心而

不能自拔的人，他的所作所為以實現這光輝燦爛的夢想為依

歸，最終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王安石喪子之後，重新反

思其人生目的和意義，晚年歸隱金陵，一心向佛。

      有關佛寺書寫的詩作，詩人所選用的佛教術語包括「蘭

若」、「阿蘭若」和「阿練若」詞彙指稱「佛寺」。「蘭若」

一詞成為一個多元豐富的意象，在承傳香草文學傳統之下，

又與漢譯的佛教術語結合因而產生雙層涵義，即是「香草」

又是「佛寺」。只要有「蘭若」相關詞彙的出現，詩中氛圍

總是瀰漫一股芳香氣味，可見「香氣」成為「蘭若」意象主

要的構成元素，進而連接「蘭若」一詞的香草意象與佛寺意

象。詩中的「蘭若」意象總是隱於深山之中，這說明了凡人

需要歷經一番努力和艱苦的路程尋尋覓覓，跋山涉水，最後       



才能到達青山深處的佛寺。這樣的佛寺書寫模式說明了「蘭

若」在現實生活中的難尋和可貴之處，至於佛寺何以如此難

尋將於下方說明。

       王安石常以「夢」的意象貫穿了佛寺書寫的詩作，藉「夢」

以闡述宇宙萬事萬物生滅的無常景象。「無常」成為詩人在

佛寺書寫中欲表達的核心主旨，而「夢」成為表達主旨的主

要意象。雖然詩人懂得世事如幻、人生如夢的道理，然而現

實生活中的詩人內心尚有煩惱心事，而這些紅塵煩惱包括變

法不成、情感牽絆以及個人病痛。當詩人的現實生活與內心

嚮往的境界有所拉扯，詩人又是如何解決內心的衝突和掙

扎？詩人因體會到萬物生滅所帶來的煩惱，從而想求解脫，

欲達到閒適自在的理想心境，佛寺進而成為一個關鍵的場所，

成為一個平息煩惱、洗滌身心的處所。佛寺的空間意義對詩

人而言不僅是造訪居住的空間，起？實質空間進而與個人心

靈的修行過程產生連結，深具協助修行者通往證悟境界之作

用。由此可見，「蘭若」之所以難尋，是因為必須歷經一番

努力，學習放下執著和分別，方能達到的至高圓滿的「閒」境。

      詩中的「佛寺」已超出現實生活中眼所見的三維空間，它

其實已化成詩歌和詩人生命的意象。詩中佛寺空間的意義在

於成為詩人的精神歸宿，象徵詩人內心所嚮往的閒適自在的

心境，同時亦成為詩人通往理想心境的關鍵場所，由此可見，

佛寺成為王安石欲自我實現的心靈空間。換言之，佛寺對於

詩人生命的意義在於成為詩人的歸宿，而此一歸宿具有現實

與精神兩層意義：現實層面的意義在於佛寺成為給詩人洗滌

煩惱、淨化身心、實踐修行之所處；精神層面的意義則是，



佛寺的空間給予詩人一種精神上的解脫，詩人在詩中書寫佛

寺的過程中，即是一種對自我心靈的檢視和覺察，從中昇華

到覺悟的境界。透過親身造訪佛寺，以及親手書寫、建構詩

中的佛寺，詩人實是在建構自己內在的精神世界，以達到內

心所嚮往的理想境界。詩人造訪佛寺，書寫佛寺，從覺察自

我到覺悟自性的過程中，觀照自我和萬物，努力參透和體悟

萬法皆空的道理，進而學習放下執著和分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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